
桂花酒 

 

楔子 

    萬曆十年，吳承恩終是於淒涼的晚景中抑鬱而終，享年七十有六。 

    吳承恩在一次醒來，身邊的場景與自己所熟悉的大明截然不同，自己明明早

已死了，為何來到這奇異之所？ 

｢莫非這便是冥界？」吳承恩在心裡自問。 

    此處位於大海，海中有一山，勢鎮汪洋，威寧瑤海。勢鎮汪洋，潮湧銀山魚

入穴﹔威寧瑤海，波翻雪浪蜃離淵。水火方隅高積上，東海之處聳崇巔。丹崖怪

石，削壁奇峰。丹崖上，彩鳳雙鳴﹔削壁前，麒麟獨臥。峰頭時聽錦雞鳴，石窟

每觀龍出入。林中有壽鹿仙狐，樹上有靈禽玄鶴。瑤草奇花不謝，青松翠柏長春。

仙桃常結果，修竹每留雲。一條澗壑籐蘿密，四面原堤草色新。正是百川會處擎

天柱，萬劫無移大地根。 

｢這裡是花果山！」吳承恩見眼前的景象，不由憶起自己生前所編的《西遊記》，

自己在第一回中所記的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便是那孫悟空的故鄉。 

憑藉生前的記憶，吳承恩順澗爬山，直至源流之處，一路來到了瀑布飛泉前，果

真如書中所載：一派白虹起，千尋雪浪飛。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依。冷氣分青

嶂，餘流潤翠微。潺湲名瀑布，真似掛簾帷。再依書中所記將身一縱，跳入瀑布

泉中，過了那石橋，見著了那鐫著「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的石碣，再深入，

一切盡如那書中所云，不過石桌上多了三杯酒，桌上刻著： 

｢勝者用事，但求有緣人能知真實。」簡短兩句，詞采並不華美，但能見出筆者

必是受了天大冤枉。 

 

一鬧 

    吳承恩坐於石桌前，思索筆者之意，苦思而不得其解。絲毫不曾察覺本應猢

猻滿洞的水濂洞天卻不見一猴。吳承恩煩悶之下拿起最左側的酒一飲而盡，忽地，

一陣暈眩，眼前的場景轉到花果山頂上，有一塊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

有二丈四尺圍圓。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圍圓，按政

曆二十四氣。上有九竅八孔，按九宮八卦。四面更無樹木遮陰，左右倒有芝蘭相

襯。蓋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

仙胞，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毬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猴兒，五官俱備，

四肢皆全。 

    猴兒的誕生驚動了玉帝，駕座金闕雲宮靈霄寶殿，聚集仙卿，見有金光燄燄，

即命千里眼、順風耳開南天門觀看。須臾回報道：「臣奉旨觀聽金光之處，乃東

勝神洲海東傲來小國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產一卵，見風化一

石猴，在那裏拜四方，眼運金光，射沖斗府。如今服餌水食，金光將潛息矣。」 

「下方之物，乃天地精華所生，若能為朕所用，何愁八荒不平，六合不服。」玉



帝雙眼深邃，遙望著西方，不知正盤算著什麼。 

    猴兒在花果山中成長，做了山大王，猴兒仍感到不滿足，對自己的享樂無法

永久而感到擔憂，於是告別了猴群，前去尋求長生不老之法。為了尋求長生不老

的方法，歷經八九載，跋山涉水，在西牛賀洲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拜須菩提老

祖為師，並首次取姓為孫，取名悟空。隨後遇見了其師姐小天鵝，在求道的過程

中相伴，終是日久生情，在猴兒離開師門後，兩人攜伴回了花果山，原以為將開

始如神仙眷侶般的生活，不料在數年後的一日……  

「悟空、悟空、悟空、悟⋯⋯」呢喃著，小天鵝在豐饒開闊的花果山頂闔上雙眼，

任憑凋零的鵝羽和桂花瓣隨著猴兒的淚飄落。 

    猴兒的哀鳴穿透幽幽的山林、猴兒的哀鳴刺透遍野的荒涼、猴兒的哀鳴粉碎

水簾下幸福美滿的妄想。 

    再也沒有了，小天鵝在河上的舞姿；再也沒有了，師姐在夜裡哄猴兒入眠的

歌聲；再也沒有了，愛人為猴兒精心釀的桂花酒。 

    猴兒瘋魔般闖進了地府，怒視生死簿上那被一撇鮮紅劃去的天鵝和那寫著三

百四十二的石猴，猴兒撕裂了那令牠不幸的紙簿、掀翻那滾燙的鍋、棒打那地府

的鬼差，對著狼狽的十王咆哮： 

「將我師姐還來！」盛怒沖昏了猴兒的理智和雙眸。 

「將我師姐還來！」怒極下悲從中來。 

「將我師姐還來⋯⋯」悲極已無淚可落。 

    猴兒撐著鐵棒雙腿軟倒在地，嗚咽著、哀求著、呼喊著，一片狼藉的地府，

猴兒的孤影是那麼渺小，那麼無力。 

「潑猴，逝者已矣，回頭是岸，皈依佛門方能再見汝師姐。」地藏王的聲音自梵

音中傳來，似暮鼓似晨鐘，洗去猴兒的狂躁，在一片絕望間明了一線光。 

「真的！我能再見到師姐！」猴兒一改先前頹喪，佈滿血絲的雙眼透出不確定的

光芒。 

「阿彌陀佛。有緣自會相見。且隨貧僧來。」猴兒走向佛光，回到了凡界，在地

藏王的建議下受天界召安，受官弼馬溫。 

 

再鬧 

    吳承恩自幻象中醒來，對於方才所見有些不可置信，這似乎與自己所熟知的

西遊記大相逕庭，自己不曾聽說過景象中所出現的小天鵝，也不曾聽說這孫悟空

還有這一號師姐兼愛人，正值吳承恩尚在納悶之時，又發現石桌上所刻的字改變

了： 

｢我心熱血，然天庭卻負我真心，欺我無知。」 

    吳承恩見這詩詞，心中大致有了脈絡，幽幽嘆了口氣，便將第二杯酒舉起，

在淡淡的桂花香中飲下。這次的場景自天庭開始。 

    玉帝說猴兒只要為天庭盡心盡力，效犬馬之勞，待到功德圓滿，便讓猴兒與

小天鵝團聚。 



    天真的猴兒，盼著能與小天鵝團聚；天真的猴兒，為天庭鞠躬盡瘁；天真的

猴兒，被蒙在謊言中做了一條最忠心的⋯⋯ 

狗！ 

    犬戎入侵，猴兒養馬；三家分晉，猴兒養馬；秦滅六國，猴兒養馬；項死烏

江，猴兒還在養馬。目不見耳不聞心不感，諸仙的鄙視、群佛的嘲弄、眾神的侮

辱；只見只聞只感，小天鵝的舞姿猶在、師姐的歌聲猶在、愛人的酒香猶在。數

百年，猴兒忍不住了，遙遙無期的團聚使猴兒心灰，猴兒求見玉帝，玉帝避而不

見，猴兒求見佛祖，佛祖說緣未到，猴兒求遍天庭，沒人願解牠惑。 

    猴兒怒了，帶著鐵棒白雲遠走高飛，回到了花果山，在小天鵝的肉身前嚎啕

大哭，周遭的猴子猴孫也跟著流淚，猴兒將小天鵝的肉身收入乾坤袋中，決心要

自己找尋讓她復生的方法，不料天庭在此時派兵攻打花果山。 

「妖孽還不速速投降，否則本座將帶領天庭大軍踏平此山」托塔仙人一臉倨傲，

居高臨下，金刀直指猴兒。 

「哼！你孫爺爺我為你們天庭盡心盡力，但你們給了我什麼？除了拖延還是拖延，

何曾為應允我的事做一分努力？」一聲冷哼，猴兒腳踩觔斗雲、身穿鎖子黃金甲、

頭戴鳳翅紫金冠、手持如意金箍棒，對著天上囂張乖舛的天兵天將叫囂。 

「大膽妖猴！陛下封汝仙位已是莫大恩典，區區畜牲卻與吾等並列，還膽敢漫天

要價，好生無恥。今日，吾便代陛下收了汝！」托塔仙人對於猴兒充滿了鄙視和

厭惡，以與之並列為恥，今日藉其擅離職守為由向玉帝請兵攻打花果山，欲乘機

教訓這凡界畜牲。 

    猴兒知道多說無益，執起鐵棒便掃向托塔仙人，托塔仙人雙眼閉合，不動如

山，一如猴兒攻擊的不是他。忽地，那吒半路殺出，擋下了金箍棒，傲氣凜然的

笑道： 

「妖猴狂妄，不自量力，竟敢執天族寶器攻擊吾父，此罪當誅。」說罷，便與猴

兒戰在一塊。 

    來來往往不過數招，猴兒便將那吒逼入絕境，正當一棒解決那吒之時，不料

托塔仙人竟帶五名天將加入戰局，一時間與猴兒僵持不下。 

「眾天兵聽令，屠殺妖猴族裔，還天下一份安寧！」「諾！」托塔仙人乘機差人

殺入花果山，將猴兒的猴子猴孫殺的措手不及，慘叫和鮮血在滔天燎林大火中蔓

延，猴兒見著這凡間煉獄，心中怒火更盛，一棒橫掃擊退托塔仙人等人，飛身穿

入火海。托塔仙人看猴兒忙亂慌張的神情、聽猴兒呼喊子孫的叫喚，心底好不快

活。 

「哈哈哈！妖猴，上善若水，處下才能通達。腰肢軟了，天地就寬了。看在汝為

天庭辛勞的份上，只要降了，便饒汝和汝族裔一命。」托塔仙人擺出一副慈悲為

懷的風度，卻難掩他湧上心頭的喜悅。 

    然而，猴兒無力的傾頹在地，任天兵天將嘲諷嬉弄，心裏一片冰冷，淒涼地

吐出： 

「我降。」 



    托塔仙人大喜，下令眾天兵停手，提著失神的猴兒回了天庭。 

    花果山一事後，猴兒對天庭絕望，更加堅定靠自己復生愛人和族人的抉擇，

假意屈服天庭，向玉帝討了齊天大聖的名號和管理蟠桃園的差事，藉著職務之便

偷蟠桃、仙丹、靈藥，將族人一一救活，並暗中安排族人回花果山，然，藉職務

盜來的靈丹妙藥卻如何也無法為小天鵝重聚元神，僅能維持肉身不朽，猴兒一怒

之下將大鬧蟠桃宴、闖煉丹房，被眾神合力制服，將身綁在降妖柱，即命神兵把

首梟。刀砍錘敲不得壞，又教雷打火來燒。百計千方弄不死，只得押赴老君堂。

送在老君爐里煉，六丁神火慢煎熬。 

    熊熊烈火層層包圍猴兒，煅燒著猴兒，猴兒心底憋了一股氣，任憑神火在身

上燃燒，抵死不叫喚一聲疼。 

「潑猴，汝屢負天庭恩賜，老夫且不與汝計較，然汝大鬧蟠桃宴、闖吾煉丹房，

偷食蟠桃御酒、盜服仙丹靈藥，老夫將汝煉作仙丹以贖汝罪，汝可服氣？」老君

佇立於丹爐前，手撫長冉，仙風道骨的模樣使人忘卻他此時正殘忍的試圖將猴兒

煉成仙丹。 

「問俺老孫服不服氣，我呸！」猴兒吐了口唾沫，桀驁的聲音自丹爐中傳來。 

「待你孫爺爺我砸了你這破鍋爐，便拿你這老骨頭燉湯喝。」說罷，猴兒的聲音

不再傳出。 

「哼！看老夫煉汝百日，還能不能如此張狂！」老君一聲冷哼，拂袖而去。 

猴兒在爐中翻騰，不斷不斷衝擊爐壁，鬧騰的無人敢入煉丹房，直至七七四十九

天，猴兒終是破爐而出，一身金剛不壞，雙眸火眼金睛，如鬼神、如修羅，在天

庭間肆無忌憚，入十萬天兵如無人之境，鬧的天庭天昏地暗，百萬雷霆轟動乾坤，

卻不能將猴兒禁錮，千萬神將縱橫捭闔，也休想讓猴兒降服，一棒把天宮鬧翻顛

覆，一路猖獗直至玉帝座前，大吼： 

「玉帝老兒，俺老孫今日掀了這天宮，明日，俺便自個兒當這天地主宰，你乖乖

讓位，俺便留你一條狗命逍遙！」 

「大膽！妖猴豈能擔此重任，區區畜牲，安能知朕之神威，朕再給汝一次機會，

只要為天庭盡心盡力，朕便賜汝與那小鳥兒一段姻緣。」玉帝高坐於龍座，高高

在上，君威浩蕩，似乎眼下這穿著破甲一路殺來的猴兒在他看來微不足道。 

    猴兒一聲啼叫，掄著金箍棒向玉帝攻去，玉帝端坐於皇座上，藉天帝神威輕

描淡寫化解猴兒潮水般的攻擊，玉帝隨手一揮，猴兒凌厲的攻勢隨即消停下來，

不過轉瞬，猴兒便落入了下風。 

    猴兒無數次跌出，無數次飛身回來，倒下、站起、倒下、站起…… 

    使盡渾身解數，地煞七十二變、觔斗雲、金剛不壞⋯⋯ 

    猴兒的毫毛盡是鮮血，僅剩的破甲也早已成灰，金箍棒的棒身也充斥著裂紋，

大口大口的喘氣，不甘的雙眼被血與淚模糊，全身的肌肉都在顫抖，一身的神力

早已抽空，無力的揮舞著金箍棒，輕輕地點在玉帝一身潔淨的龍袍上，露出一抹

哀戚的笑容，道： 

「我贏了，還我⋯⋯」 



    語未盡，猴兒軟倒在地，在龍袍上留下一道血跡，雙眼凝視著玉帝，試圖看

透帝王眼中那震怒後的慌恐。 

    玉帝閃過一線殺機，抬手欲了結猴兒的生命，佛祖卻突然現身，道： 

「請陛下掌下留猴。」 

「此妖猴犯我天族神威，罪不可赦，莫非佛祖要保這妖猴？」玉帝收手，冷冷看

著一身灰衣的如來，心中不知在盤算什麼。 

「阿彌陀佛！上天有好生之德，只要陛下饒這猴兒不死，老衲會給陛下一個交代。」

佛祖執意保下猴兒，語帶平淡而堅定。 

「若朕非殺此獠，佛祖又能如何？」玉帝橫眉冷對，戒備著眼前這不知深淺的灰

衣和尚。 

「阿彌陀佛！此猴乃天生地養，不可殺，若陛下執意如此，老衲只能以武為陛下

洗去執念。」佛祖雙手合十，向玉帝局了一躬。 

    雙方的氣勢紛紛爆發，在無人的寶殿中僵持，相互爭鋒，玉帝和佛祖皆警戒

著對方，唯恐對方率先出手。 

    玉帝在心底衡量許久，最終還是選擇妥協，收回氣勢，向著佛祖道：「朕允

爾一掌，爾出全力一掌，妖猴是生是死朕不再過問。」 

「好。」佛祖一掌擊出，將猴兒打落凡間，化作一五行山鎮於猴兒之上，再以六

字真言封山。 

    猴兒在衝擊下昏厥，再次醒來，佛祖早已站在猴兒面前。 

「如來，放俺出去，俺要把玉帝老兒打成泥！」猴兒掙扎著，向著灰衣和尚咆哮。 

「老衲此舉是為了你好，且聽老衲道來。老衲可以告訴你復活你師姐的方法，不

過前提是你需為我辦一件事，五百年後，會有一和尚騎白馬路經此地，你需護送

他至大雷音寺，當你完成此事之後，老衲自會告訴你復活你師姐的方法。」佛祖

道 

「俺如何相信你？」猴兒並不相信佛祖，以為他不過是再一次利用他的天真操弄

他。 

「出家人不打誑語。」佛祖雙手合十，一臉虔誠。 

「好，俺老孫就再信你一次。」猴兒決定為了小天鵝再賭一把。 

    佛祖見猴兒同意，心中暗喜，唸了一聲佛號，將一些細節交代與猴兒便離去。 

 

三鬧 

  吳承恩在次醒來，本來對神明僅有的敬仰之心，如今早已灰飛煙滅，原來那些

諸神不過爾爾，與朝廷那些爾虞我詐根本豬狗一家，這些神明不過是多了幾式術

法，便高高在上，那些慈悲為懷等等，不過是他們掌握權力後，肆意將自己的所

作所為美化的手法而已，吳承恩嘲諷一笑，原來這孫猴兒與自己一般，都是權力

之下的犧牲品。在看向石桌，石桌上的刻字果然又改變了： 

｢五百年終得報仇之機，卻終成笑話。我命原來由天不由我。」蒼涼悲愴，吳承

恩感同身受，本來的一身抱負，而今安在哉？一入官場深似海，命運不再由己。



看著最後一杯桂花酒，吳承恩緩緩將其喝下，一如惆悵人借酒澆愁。留了一滴在

杯中，任其蒸發。眼下的場景轉至了五行山下。 

    五百年漫漫，淤泥生紅蓮，寒暑總相連，滄海變桑田，斗轉似雲煙。 

飲鋼汁鐵水，心心念念的是花果山一簾洞天，心心念念的是真心待他的小天鵝，

心心念念的是那令人神往的夢裡桂花香。 

    天，從開闊變成抑鬱；地，從奇險變成荒涼；心，從希冀變成寂寥。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五百年仍遙遙無期，猴兒不曾怒吼、不曾歡笑、不曾

哭泣；猴兒時常孤單、時常寂寞、時常絕望。是倔強、是執念、是偏執，猴兒托

著大山靜靜等候，等那取經之人、等那西行之旅、等那完願之日。 

    終歸，猴兒等到了。 

    騎白馬、穿袈裟的僧侶自東而來。僧侶將猴兒自五行山中放出，猴兒依佛祖

所云，忍辱跪這懦弱不辨真假的僧侶為師，如此，十四年的屈辱違心之旅展開。 

    迫於佛祖，猴兒戴上了緊箍，又被迫帶上兩個累贅，又總得與那些同樣被迫

做戲的妖們生死搏殺，有靠山的還能留得ㄧ命，沒靠山的只能認命被殺，盼能留

與族人一線生機，每每猴兒受傷或憂愁也只能自求多福，藉酒家買來的桂花酒緩

痛潦草收工，無人能懂夜不能寐、心不能寧的苦衷，即便再豪傑的英雄也頭痛。

更有甚者，猴兒無奈之下只能與義兄牛魔王夫婦相殺，猴兒動了私心留其夫婦一

命，不料監督猴兒的觀音盛怒，將猴兒的侄兒紅孩兒擄去，並幾番凌虐，迫其作

自己的侍童，牛魔王夫婦不堪孩兒遭受虐待，在猴兒的面前攜手自盡，方才免紅

孩兒繼續受災。猴兒咬著牙、忍著淚，終是到了大雷音寺，取得了西經，又經一

番看似表揚實則不然的受封領賞，成了大名鼎鼎的鬪戰勝佛。 

    猴兒來到佛祖跟前，拎著一壺泛酸桂花酒喝著，一身的狂傲早被抹平，換上

了滄桑的神色，曾經雖只四尺卻英挺的身影，如今卻躬著駝著，不勝唏噓。 

「如來，你要我做的我做到了，該你兌現承諾了。」猴兒說罷，又飲了一口酒，

混濁的眼盯著面無表情的灰衣僧人，期盼早已習慣性地收在最深處。 

「悟空，你至今仍無法復生你師姐，你可曾想過，你師姐並沒有死？」佛祖沒有

回答，反過頭來問了猴兒。 

「如來，你是什麼意思？」猴兒似乎想到了什麼，狐疑地問。 

「你師姐臨終時元神可有歸於混沌？」佛祖問。 

「不曾。」猴兒答。 

「你師姐的肉身可有化為原型？」佛祖又問。 

「不曾。」猴兒答。 

「那便是了，天族有一秘術可攝人元神，能作出身殞道消的模樣，若非你留下你

師姐的肉身，誰也無法發現此法。」佛祖說完便閉上雙眼，不再作聲。 

    猴兒在大雄寶殿中僵了身子，回顧僅有幾次的面見玉帝，玉帝始終透著一種

看待囊中物的感覺，猴兒不禁惱火，對自己的愚蠢感到憤怒，原來打從一開始，

便是一齣排好的戲，只是自己運命好，才倖免至今，白白讓自己深愛的小天鵝受

縛。 



    猴兒飛身上了天庭，一棒擊殺鎮守南天門的衛兵，原以為猴兒早已屈服的諸

天神佛愣住了。觀音自眾神中站出，紅孩兒在其側，觀音斥道： 

「孫悟空，你瘋了嗎？」 

    猴兒一言不發，伸手將紅孩兒頭上的金箍粉碎，觀音大怒，一生厲喝，念起

了緊箍咒，劇痛自猴兒的頂上傳來，猴兒向著觀音嘶吼，雙手拉扯著緊箍，死撐

著，看著冷笑的諸天群神，猴兒被抹平的狂傲再次燃起，一聲長嘯緊箍破，五百

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回來了！一棒橫掃眾神凌亂，誅大士、敗金星、老君，

血屠十萬天兵，百萬天闕盡毀，二郎神、三太子、四天王無人能擋猴兒的腳步，

以血雪五百一十四年仇恨，所有的不屈，所有的不忿，所有的所有，只剩一步。 

    腳步聲在寧靜的宮殿敲響，是人不知曉的神話到了尾聲，是宿命、是情仇；

是命運、是恩怨；是注定、是生死。五百年，猴兒在一次來到玉帝座前。 

    猴兒將壺裡的桂花酒一飲而盡，拔了一根毫毛便做凳子跨坐其上，看著仍舊

高高在上的玉帝，混濁而銳利的雙眼洞穿了玉帝的神威。 

｢你瞞我瞞的好苦啊！玉帝老兒。」猴兒嘲弄的看著玉帝，一臉玩味。 

｢汝不過如來那奸人與朕博弈的馬前卒矣，被賣了還替人數錢，可悲！」玉帝嗤

笑，同樣嘲諷地看著猴兒。 

    猴兒又何嘗不知道佛祖在利用自己，為滿足那無欲無求假面下旺盛的虛榮野

心，但猴兒也知道兩人不過虛與委蛇，聯手對付共同敵人罷了。 

「如來的帳我自會清算，不過今日，我只問你一事，我師姐的元神在何處？」猴

兒挺起佝僂的背脊，鐵棒直指玉帝。 

｢哈哈哈！那小鳥兒的元神就在朕手上，只要汝臣於朕，做朕的坐下大將，朕便

交與汝。」玉帝張揚大笑，從袖裡變出一顆珠子，一隻天鵝封於其中，隱隱能見

其慌張的神色。 

    猴兒一聲啼叫，舞著鐵棒，飛身攻向神坐上那如天地般偉岸的帝王，要這山

斷不了來路，要這水擋不住歸途，要天地都為我讓步，要這荒誕的規矩當作鬧劇

結束。棒尖一點山崩地裂。 

    一無所有，天地間只剩下這一棒…… 

 

相遇 

    吳承恩再次醒來，急忙查看那最後一個酒杯，杯中無物，吳承恩悵然，隨即

便釋懷，也許沒有結局才是最好，儘管這故事早已被竄改後的版本淹沒，看了看

眼前的石桌，桌上已無刻痕，只剩那孫猴兒初入水濂洞時所見之景：翠蘚堆藍，

白雲浮玉，光搖片片煙霞。虛窗靜室，滑凳板生花。乳窟龍珠倚掛，縈迴滿地奇

葩。鍋灶傍崖存火跡，樽罍靠案見殽渣。石座石床真可愛，石盆石碗更堪誇。又

見那一竿兩竿修竹，三點五點梅花。幾樹青松常帶雨，渾然像個人家。吳承恩感

慨頗深，深覺那勝者用事之悲哀，但也如那孫猴兒一般莫可奈何，只能在生前盡

力，生後之事無能為力，是正是邪，如人飲水，自知便好。正值吳承恩離開之際，

一隻老猢猻自水簾外走進，見那石桌上酒杯已空，又見那七老八十佝僂的吳承恩，



面上滿是皺紋的猢猻展顏一笑，與吳承恩隔著石橋對望，一人一猴在彼此眼中看

見了妙不可言的光彩…… 


